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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亚古城音乐会传承已久,从20世纪70年代中断到90年代复兴,历史的变迁让其在社

会组织、表现形式、功能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欲将其推向现代化传承,必先厘清历史沿革。
亚古城音乐会如何围绕过去的经验把握当代的发展向度,并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资源打造雄安文

化,以及如何发掘冀中民间乐社传承背后的社会意义,在当下值得我们持续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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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雄县古称雄州,地处华北平原北部,战国时

期属燕国,北宋时期是宋辽两国交战边界地带。雄

州(今河北省雄县)是宋代北方边境上一座不大的城

镇,因背靠沙河(今白沟河),北可通涿州而进幽州

(今北京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20世纪三四十年

代,其西南紧邻白洋淀,是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敌后

战场。现受辖于保定市,距保定市区约80公里,距
北京市约130公里,交通十分便利。

据《燕地旧考志》记载:“辽景宗亲率大军进攻瓦

桥关获胜。宋遂以南易水为障,设防御辽。”瓦桥关

即属雄县,为古代边关地带。战事的频繁使得此地

的文化碰撞剧烈,民族交流增多。在这样的历史地

理环境影响下,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性格豪爽、热情

好客,冀中地区逐渐形成了带有慷慨悲壮之风的燕

赵文化。
雄立千年而不倒,历经诸代而不荒。亚古城村

是雄县境内较为古老的村庄。关于亚古城的来历,
历史上有过记载。西汉景帝四年(153年),燕王卢

绾之孙卢它降汉受封亚谷侯于此,成为其食邑之地。
北宋景德初年在雄州城外复筑外罗城,城东南靠近

亚谷村,村名即改为亚谷城。亚古城村委会院里现

存的明代三元庙石碑记载:“汉景帝降封燕王卢绾孙

它为亚谷城守。”解放后因同音字演化,人民政府于

1986年正式将“亚谷城”更名为“亚古城”,一直沿用

至今。[1](P12)

  一、河北雄县亚古城音乐会概况

(一)历史成因

雄县古乐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但最初并非以

此为称,因此种音乐演奏人群和民间组织遍布范围

比较广,在冀中地区广为流传,且又以管子、笙作为

主奏乐器,因而初期也被称为“冀中笙管乐”或“笙管

乐”。其组织团体被称为“音乐会”,当地人称“音乐

(通四声‘药’)会”。此“音乐会”并不同于我们常说

的在音乐厅里欣赏的交响乐或民乐团的演奏与观众

组成的公共空间,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冀中音乐会

主要流传于保定、廊坊、固安、霸州、易县、涞水、定
兴、徐水、定州、安国、沧州等地及京津地区的一些乡

村。音乐会本是宗教音乐世俗化的产物,宣统元年

(1909年)清政府的“废庙兴学令”使大批出家人还

俗,加剧了这类乐社在民间的普及。[2]所以,雄县古

乐的曲目有的为道传,有的为佛传,还有为数不多的

从尼姑群体流传出来的曲目。
(二)组织团体

冀中音乐会有“北乐会”和“南乐会”之别。音乐

会的乐器编制、演奏曲目、音乐风格大都与当地宗庙

寺院音乐类似,与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有复杂关系,
是一种世俗化的“类宗教”音乐。[2]自古以来,乐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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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带动音乐会曲目的互传,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

的佛曲、道曲、儒家曲目相和鸣的冀中笙管乐文化。
音乐会和吹鼓手很容易被混为一谈,二者的区

别如下。首先,音乐会绝无可能有唢呐,其领奏乐器

为九孔管子。一位乐师曾讲:“一不要二胡,二不要

唢呐,是说古了的事儿。”吹鼓手则是以唢呐为主奏

乐器,大管、二胡也纳入了配乐范围。其次,音乐会

是公益性质的,基本不收费,或者是象征性地以礼物

的形式赠与;吹鼓手是以赚钱为目的。最后,吹鼓手

是在有丧事的时候,“抬杠子”的杠房(抬棺材的人)
带来的,演奏的时候一般在灵棚外面,有人来吊唁时

吹一段,没人则不吹,比较自由。而音乐会成员则是

正襟端坐,管子与口成45度角,不摇头晃脑,在灵棚

里伴主家而坐,不管来不来人或来人多少,都正常演

奏曲子。
(三)缘起传说

关于亚古城音乐会的缘起,据当地的传说讲,明
永乐年间,一位云游道士走到了亚古城村,因长途跋

涉,且身无分文,就在该村歇脚。道士被好心的村民

留下,休息了几天,为了感谢村民,就留下了乐谱,教
他们这种音乐的演奏方法。虽然故事有很大的缺失

和遗漏,来龙去脉也不尽完整,不过作为口述故事或

者民间传说来讲,它给我们提供了两条重要的信息。
第一,这种音乐演奏形式是流传而来,而不是本土自

由创作形成的,而且自从出现后,是由民间师徒传承

的。第二,这里流传的是道传曲目,而不像有些村流

传的是佛传曲目。从这两方面来看,基本可以明确

亚古城音乐圣会是一个传统的民间音乐会组织。[3]

亚古城音乐会之所以被称为“圣会”,还有一则

故事。相传古时这种乐曲在宫廷演奏,因战乱和灾

祸,大量宫廷乐师流落到民间并传下大量的曲子。
因其为宫廷用乐,所以曲子一般都比较完整。在皇

帝出行或举行重大的祭祀庆典时,音乐就成了沟通

天地、连接天人的一座桥梁。在民间的白事活动中,
音乐会有“坐棚”的规矩,亦是有一种为逝者安魂超

度的愿望在其中。因此,古乐就不单单是一种音乐

演奏,更像是一种有感于心的象征符号,去感应浩瀚

的宇宙和生命轮回,带有很强的仪式感和神圣感,故
而有些地方的影响力大的音乐会被尊称为“圣会”。
音乐会要在每年重要的祭祀节日和风俗性节日中演

奏,如春节祈祥、神灵朝拜、丧葬祭祖、祈雨驱雹、中
元祭鬼等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活动,但从不参加

婚礼、得子、建房等仅与某一个体或家庭相关的俗

事。[4](P9)随着时间的推移,音乐会的上述功能逐渐

减弱,逐渐演变为在村落中主持并参与社区事务,以
及以表演为主的对外展示。

(四)成员构成

目前,亚古城音乐会约有30多名乐师,活力较

强,士气高涨。由史军平主持,吴保君、周章定、多兰

萍、张三焕等骨干乐师鼎力合作。
音乐会队伍不断壮大,只要是音乐爱好者,都能

来参加。至今已有十几位非亚古城村的人前来学

习,这些人里面有来自县城的,也有外县在这里工作

的。人员增加对提升音乐会的影响力和规模而言可

算一件乐事,但对史军平而言,却是挑战。他需要分

出精力来指导成员练习,需要甄别人的心性是不是

可靠,虽说现在已经不是过去师傅带徒弟模式,但如

果不能给音乐会添砖加瓦的话,也将会是一件很麻

烦的事。

  二、河北雄县亚古城音乐圣会历史考察

史军平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亚古城村人,现为“雄
县古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他在幼时还经常能在村子里看到老师傅们演奏,尤
其是到了麦熟的时候,老师傅们在田边吹一段或打

一段,他往往就会凑着去听。时间久了,史军平记住

了很多旋律,再加上业余时间喜欢学着练,到了十几

岁时,就基本能演奏一些武场类的曲目。但20世纪

70年代之后,商品经济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物质

诱惑和无人问津使得亚古城音乐会青黄不接,老师

傅们接连离世,更是让音乐会的生存状态雪上加霜。
(一)恢复期

史军平二十多岁时,找到了一群非常喜好这种

音乐的人,并牵头组织成立了音乐会。这成为亚古

城音乐会的萌芽,也可以说是亚古城音乐会走向复

兴的开始。
从1997年到2002年,音乐会发展平稳。在

2001年鄚州大庙纪念药王孙思邈的庙会上,亚古城

音乐会第一次公开亮相。史军平自掏费用,购买乐

器服装。街坊邻居对他的这种行为完全不看好,认
为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他做生意时一直出资

做这件事,人们也都觉得这只是他的一个爱好。不

过,从1999年之后,他就不再做生意,开始学习研究

古乐。那时反对的人很多,包括他的妻子。在2001
年鄚州大庙祭药王的庙会之后,他们的名气逐渐在

这片土地上传播开来。
史军平是一个有心而且好学的人,他能记住老

师傅们讲的很多技巧。“曲谱里面每一个字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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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神灵,如果唱错了或是吹错了,就是大不敬。”他很

恭敬地去学、去记,因此基础十分扎实。有些曲谱遗

忘或不全了,老师傅们会倾囊相授;动作做的不对,
他们也都会一一指正。史军平去请教开口村的李保

华老师,老人给史军平指导了很多规范动作,也完善

了一些古谱。在学《普坛咒》这个曲子的时候,他总

觉得够不上老师傅们所说的“三翻九转”之势,在会

员张海涛的帮助下,史军平到十里铺村找到了张洪

志老师,补齐了带有“三翻九转”的《普坛咒》。在音

乐会成员求艺的过程中,这些老师傅们的态度基本

上是一致的,只要能教的,都尽量教,不会藏私。此

中可见,老辈艺人们对师徒传承看的还是很重的,他
们在思想上已经有了现在我们所谈的“文化自觉”之
精神雏形。他们认为,如果不把这种活计传下去,就
是对不起音乐会的前辈。这门活若是他们手里断了

根,就成了门庭湮灭的象征,所以老辈艺人们非常重

视带徒弟。
史军平前来拜学让老师傅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他们回想记忆,恢复曲谱,凭着经验传授技法。史军

平则将老师傅们教给他一一的记录下来,所以现在

我们看到的很多曲目曲谱都是他在向老师傅们请教

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的。演奏技巧方面,史军平也不

断地琢磨研究,改良创新。在史军平看来,原汁原味

的历史传承是一方面;用技巧让演奏变得更顺畅、更
动听,则是另一方面。所以他决定继续学习,他认为

只有不断改良,多方面汲取经验,才能逐渐摸到传承

的门路。向技艺好的人学习,在提升技巧的同时,也
是一种恢复古法的方式。之前没有录音,也没有文

字,一些技艺便随着老师傅们的去世越传越少,进而

流失。
(二)发展期

2004年,史军平正式成为亚古城音乐会的会

长,亚古城音乐会恢复为传统意义上的民间乐社。

2006年,“雄县古乐”被河北省省政府批准列入第一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亚古城村周边的村

子也有音乐会存在,同期上报的还有韩庄、开口和赵

冈的音乐会。因都在雄县境内,当时可能是出于方

便管理的考虑,这几个村的音乐会被整体称作“雄县

古乐”,并被正式纳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

范围。

2008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立项,史军

平也在同年成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河北电视台对亚古城音乐会和史军平做了专

访,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官方媒体上

崭露头角。同年3月份,亚古城音乐会应河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之邀,在保定有线电视台录

制音频影像资料以备案保存。
在媒体的参与下,亚古城音乐会的名声逐渐传

播开来。2005年,史军平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了雄

县音乐家协会。2007年5月19日,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主任张伯瑜、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博士生导师项阳等专家教授一行40余人到亚古城

音乐会观摩演出3个多小时。这些专家在给予音乐

理论指导的同时,还在《中国日报》英文版等刊物上

撰写推介文章,给予亚古城音乐会高度的评价。电

视台采访,是从官方媒体的角度展现音乐会的风貌;
专家学者考察,则从专业的角度肯定了“古乐”的内

涵和价值,对这些具有“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意义

的曲目进行认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探寻中

国古代乐曲的原貌。[5](P6)

(三)兴盛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于

2011年正式出台,政策法规的颁布让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有了明确标准。史军平通过

多方面收集整理,完善了乐谱,其提供的乐谱入编

《河北民间音乐工尺谱集成》。音乐会更新乐器、服
装等,吸纳新会员,改良创新演奏技巧,以展演和参

赛的形式加强对外交流。2015年,第五届中国成都

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成都非遗博览园开幕,在
史军平的带领下,亚古城音乐会一举拿下象征最高

荣誉的“太阳神鸟金奖”。
古乐分为套曲和散曲,套曲又叫大曲,一般由

“牌儿”“韵板”“身子”“捎带”“煞落”五部分构成。
“前牌[拍]”(一个序奏性质的曲牌,多为散板)—“正
身”(一个或多个主要曲牌)—“尾”(若干后续连缀小

曲牌)。一套大曲演奏下来往往需要半小时至一个

多小时。[2]目前亚古城村音乐会能够演奏《骂玉郎》
等四套笙管乐大曲和打击乐套曲《稳佛河西钹》。大

曲《骂玉郎》来源于宋元早期南戏中的一个曲牌,后
来因受到南曲北唱的影响而有风格上的变化。用笙

管乐形式演奏的《骂玉郎》,由《四上拍》《韵板》《正身

一至五》《捎带》《煞落》几个部分组成,体现了冀中音

乐会完整套曲结构形式,全部演奏下来需要一个多

小时。[2]

亚古城村音乐会演奏的打击乐套曲《稳佛河西

钹》由《前钹头》《河西钹(一至七身)》《后钹头》组成,
是冀中一带打击乐套曲的代表性曲目。其中,《前钹

头》是前拍序奏性质的段落,相对比较沉稳;《河西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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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七身)》是属于正身性质的主曲,一至七身之间

的关系多为变奏的性质,其速度呈现递增的关系。
《后钹头》具有收束的性质,全曲以非常热烈的气氛

结束。整首乐曲辉煌大气,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在演奏技巧方面,钹的演奏具有舞蹈性,动作优美,
被称为“舞钹”。[2]

为了增强表演性、观赏性,武场变得更加细化,
也更准确。双臂开合的位置和幅度,翻花的动作、高
度,搓镲的频率,都要求高度的一致。武场是一种群

体性的表演,给人强烈的震撼感。2017年5月,台
南大学的施德华教授来观访时盛赞音乐会的武场,
并邀请他们去台南大学做交流演出。2017年6月

的廊坊书博会,亚古城音乐会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

观感,让很多人对传统的打击乐有了全新的认识。

2018年5月,史军平被评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认为做“非遗”不能一

成不变,必须要提炼精髓。只要走出去,就必须让人

知道这是雄安的代表,要使古乐成为雄安地区的特

色文化。
乐社当前演奏比较成熟的曲目:笙管乐大曲(文

场):《骂玉郎》(演奏节选:《四上拍》—《骂玉郎(第一

身)》—《大煞落》);笙管乐只曲:《祭枪》《祭刀》《烈
马》《挡曹》《琵琶论》《挑袍》《左登赞》《柳含烟》《三皈

赞》《宝盒子》《八板》《小花园》《讨军令》《四季》;工尺

谱韵唱:《倒提金灯大走马》;打击乐套曲(武场):《稳
佛河西钹》(演奏节选:《前钹头》《河西钹(一至七

身)》《后钹头》)。

  三、河北雄县亚古城音乐圣会传承现状

(一)仪式用乐

从前,音乐会的成员不能去做吹鼓手,这是一条

不成文的铁律。若音乐会成员背地里做吹鼓手,将
被开除出会。古代官方有“神乐署”,主管宫廷用乐,
在大型场合迎接宾客、举行典礼,或进行大型祭祀仪

式。[6](P3)在民间也形成了一套应用体系,即在逝者

“过事儿”、庙堂开光、祭祀通神上的应用。庙堂开光

现在已基本绝迹。祭祀通神也只是逢节过庙踩街,
或是传说中神灵寿辰时会有表演性的祭祀活动。如

在降灵仪式上的《号佛曲》,武场《稳佛河西钹》就相

当于有护法护道。首先请神,接着敬神稳佛,最后送

神《号佛曲》唱三段,每段之间唱念佛咒。曲子以悲

调居多,且庄重肃穆,多用于逝者“过事儿”。
音乐会在祭祀和表演上有一定的选曲差异,一

般的活动都可以算是表演。迎宾的时候吹《宝盒》

《八板》《关公挑袍》等曲子。农历4月18日药王祭

时场面更加庄重严肃,因为在祭药王的同时,也是在

敬老祖。无论是上香供纸的普通人,还是作为仪式

场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音乐会,皆是如此。
民间有信仰,亦有信仰所产生的文化。仪式的

日常化和生活化已经成为音乐会的一个特性,使得

它在这一地域人民的生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成为当地人生命完满的一个程序———由“音乐

会”护送他们最后一程。
(二)记谱韵唱

音乐会曲目不外传,严格遵照规章制度来传授。
师徒相传,口传心授是他们历来的教学方式。从韵

唱的效果看,简谱记原谱是最不准确的,它只能满足

初学的唱念,或者练习记忆。简谱在表达音准上已

足够清晰,但无法进一步传其韵味。五线谱是最普

及也是国际通用的一种记谱方式,但是对于村民来

讲,费大力气学五线谱并不是他们的初衷。
(三)收费

音乐会往往是无偿服务,因此在村民中有较高

的威望,被称为“善会”,这体现了中国传统农耕社会

中的“互惠交换”和“道义经济”的利益交换原则。但

在今天,一些地方的音乐会也在向着有偿服务的方

向转变。
亚古城音乐会属于北乐会系,北乐会与南乐会

不同,北乐会一般是非盈利性质的,但是不盈利并不

代表不收费,视具体情况而定,家里困难的,就一分

钱不要。刚开始,史军平也是遵循不收费的传统。

2002年、2003年,遇到人家“过事儿”,吹奏一次,都
是象征性地收取200元钱,基本上不挣钱。这个状

态持续了几年后,史军平发现入不敷出,之后就将收

费标准涨到了500元。武场用的镲、铙又是重型打

击乐器,特别容易坏。像镲、铙类打击乐器是用响铜

制作的,一对镲大概两三百元。涨价的另一个原因

是,村里的管理机构跟音乐会是两个组织,有的管理

机构愿意扶持音乐会,有的并不愿意,音乐会既要保

证训练效果,又要继续对外走出去,同时还要支撑音

乐会的正常运行,不得不提高收费标准。
(四)“会产”
更早的时候,音乐会是有“会产”的,类似现在村

里公家的东西。原来土地较多,音乐会在兴盛时又

是以组织形式存在的,所以当地政府或管理机构会

划出一块地供音乐会专门使用。这块土地最后的处

理方式是由劳动力多的家庭或者无地人员耕种,到
了秋收时节,他们给会里分一部分粮食,所以“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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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源之一就是租地交粮食。另一来源便是“过事

儿”或其他活动结束之后主家的礼物赠与,可以是金

钱、粮食等,也可以是其他物品。音乐会的收入统一

由几个“管事儿的”负责,记在音乐会的账下。真正

掌握技术的乐师们被称作“学事儿的”,他们只负责

传技授艺。到了农历4月18日药王爷生日时,音乐

会祭祀药王爷,“管事儿的”会将一年的收入用来举

办“吃会”活动。
无论“管事儿的”还是“学事儿的”,都是义务劳

动。“管事儿的”义务管理,收报酬给会里;“学事儿

的”义务演奏,不收取报酬。音乐会本身就是一个非

盈利性组织,每个成员都有主业,外出演奏只是他们

生活中的插曲。所有的人基本上都认识,而且乐会

的规定是自古传下来的,“管事儿的”都是当地有名

望的人,所以在“会产”方面,大家约定俗成的就是遵

守古训。不过,据老师傅讲,“会产”出现大概在一百

年前,分到户的时间也不确定,现在已经不再有“会
产”了。

(五)队伍构成

过去,音乐会大多以做仪式为主,禁止女性参

与,成员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到了“过事儿”的时候,
也是主家托办事的主管到会上来找“管事儿的”,请
音乐会成员进行送灵演奏。[7](P10)近些年外出打工的

人增多,留守在家的多是妇女和老人,史军平一直在

想办法吸纳这些人加入他们的队伍。
同时,针对一些放学较早的孩子,史军平也想办

法让他们留下来。现在看来,他在无意之中做了一

件“非遗进校园”的工作。虽然很多孩子已经有了这

方面的认识和基础,但家长们还是希望孩子好好学

习,考个好学校,所以有些孩子怕耽误学业,不再继

续学,这也是一种无奈和遗憾。

  四、结语

亚古城音乐圣会是冀中地区民间音乐会的一个

缩影,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文明中,文化在不断地溯源

寻根。“遗产”的定义是必将要过去的,或者是已经

过去的东西。[8]它是一种静态的存在、传统的血脉,
现在要把它变成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资源,这也就是

方李莉教授一直提倡的“遗产资源论”的观点,为的

就是不让其成为静态的过去,而是活态的存在。[8]

“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死,它有它自己的规

律……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

根和种子。”[9](P10)我们的根就在传统文化中,雄县古

乐的复兴、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民间古韵与学派技巧

的结合,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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